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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的女儿

———李宽定早期文学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探赜

桑东辉

(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0)

摘 要:李宽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女性系列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朴素的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意蕴。他

把黔北大山作为其生态女性主义的自然意象，把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融入在对黔北大山和乡土人情的考察和解读

中。他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撷取大山的那种静默和倔强特性，将其内化为女性任劳任怨、默默承受的勤劳耐受特

质和敢于反抗、不甘欺凌的反抗倔强特质。在对待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男性与女性等二元对立的问题上，作者

更表现出女性回归自然、归隐深山的自然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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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宽定是当代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作为贵

州籍作家，李宽定创作了一系列文学作品。其中

尤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大家闺秀》《小家碧

玉》《良家妇女》《山里妹子》等女性文学作品闻

名于世，被同行戏称为“仕女作家”［1］( P334) ，有研

究者也将李宽定的中篇五部曲《女儿家》视同为

“当代仕女画廊”［2］。事实上，作为乡土作家，李

宽定笔下的女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仕女，而是散

发着自然清新的山里妹子，他的女性文学作品展

现的是对黔北自然风貌和社会风俗与妇女群体

之间的省察，并表现出朦胧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萌芽。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理论，生态女性主

义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源于西方的思想流派，

以其对生态和女性的双重观照而更好地切入到

当今社会问题中。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人类中心

论和男性中心论( androcentrism) ，认为男性中心、

分析性( analytic) 及机械论( mechanistic) 的世界

观造成了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控制和压迫。它

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上，把女性

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紧缚在一起，其目标是建立一

个遵循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原则的乌托邦，寻求

一种不与自然分离的文化［3］。当然，囿于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状况，李宽定在创作

他的女性系列作品时很有可能是尚未接触到刚

刚出现的这种新的理论思潮。但作为一种理论

的出现一定是现实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

就是说，尽管李宽定可能没有接触到系统的生态

女性主义理论，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注意省察女性

与自然以及自然生态、民风民俗对女性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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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影响。因此，在李宽定的作品中总是自觉

不自觉 地 表 露 出 朦 胧 的 生 态 女 性 主 义 的 思 想

萌芽。

一、黔北大山:李宽定生态女性主义的自然

意象

生态女性主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将关注

的视角投射到自然生态环境上，体现出对自然生

态的敬意，并将人类的性格养成以及道德情操与

自然环境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充分体现

生态女性主义首先必须要求作者对作品中所描

述的自然生态环境熟稔且充满敬意和感情。在

这点上，李宽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李宽定

1945 年出生于贵州桐梓县篆山，他从小生活在黔

北，后来学习工作也都在黔北。应该说，在调到

贵阳工作前，李宽定的主要生活圈子没有离开过

黔北。可以说是黔北的淳朴民风陶冶熏习了李

宽定，使得他的作品中始终散发着浓郁的黔北乡

土风味。在他创作的《小家碧玉》《山里妹子》
《野渡》《良家妇女》等女性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出

现回龙镇、顶山城、易家山、连山等充满黔北风情

的地名。“李宽定作品中的地域、自然环境多限

定在黔北的小县、小镇，偏僻的山道、渡口和农家

茅舍、晒坝。……作家对一些场景的描绘十分具

体细致，如那长年不干的石板小巷、挂在镇上旅

社前电杆上的纸灯笼、灯下的小摊和掩映在竹林

里的茅屋经常闪现在读者面前。至于黔北人民

的生活习俗在作品中也表现得活灵活现，读来犹

如身临其境。”［4］蹇先艾在评价李宽定的作品时，

特别指出:“我觉得它们很有生活气息和比较浓

厚的地方色彩，因为你对黔北的农村、场镇和小

县城的生活相当熟悉，那里是你土生土长的家

乡”［5］( P2)。李宽定巧妙地将氤氲清丽的黔北山

川与古朴淳厚的民风民俗有机结合，体现了生态

女性主义对自然环境和社会伦理的观照。在李

宽定的女性文学作品中，黔北自然风貌与纯朴民

风融为 一 体，共 同 养 育 了 一 代 代 的“黔 北 女 儿

家”，体现了李宽定对民族化、本土化和乡土化的

审美追求。

在李宽定的作品中，黔北大山就成了李宽定

生态美学的现实意象。在李宽定的眼里，位于云

贵高原北部的黔北大山是那么的高远和神秘。

远离城市的黔北小镇和农村的人对大山的那边

或者说大山的深处，是充满了好奇和向往的。在

《山里妹子》中，李宽定通过山月儿和庞学英的眼

和嘴说出了人们对神秘大自然的向往和敬畏。

当山里的猎户告诉山月儿她们，他是来自最远的

那一匹山那边时，山月儿拉着学英爬到从来没有

到过的高高的垭口，眺望远山。“她们对着风，站

在垭口上，朝前望，前面，尽是山，一匹接一匹，层

峦叠嶂。最远、最远的那匹山，仿佛和天连在一

起，山上尽是大一朵、小一朵的白云。”［1］( P163) 后

来山月儿自己多次悄悄爬上垭口，眺望最远最远

的那匹山，那片云。“那些云总是白白的，白的象

四月间的槐花，且永远就在那一匹山上，不会飘

开。”［1］( P163) 透过李宽定的描述，我们看到山里妹

子对未来的向往和对现实无奈的超越。作为小

山村的女孩子，山月儿在“左倾”阶级斗争风暴

中，表现出超越现实困境的强烈渴望。应该说，

那远山深处、白云之间就是山月儿逃避现实困境

的乌托邦。当在现实中受到碾压时，淳朴的乡

民，特别是最为弱势的“四类分子”家的女孩儿就

只有向往自然，才能偶尔超越现实，摆脱烦恼。

作者从山月儿的角度，将城镇与自然的二元差异

进行了分析。“回龙镇很热闹，一天可以看好多

回汽车。但是，山月儿并不喜欢这个地方，到处

都是人，她不喜欢。她喜欢山，喜欢山林，喜欢大

山坪。她喜欢一个人偷偷儿地跑到烽岩上去，站

在高高的岩口，对着层峦叠嶂的山，大声地喊:

哎———哎———喊了，就 侧 着 耳 朵 听 回 声。”应 该

说，李宽定所表现的是处于弱势的女性在现实的

挤压下，为了逃避现实，希望逃到大自然的怀抱，

从而得到保护和放松。对山月儿来说，大山坪因

其村屯性质而仍无法彻底摆脱他者的挤压和烦

扰，只有遥远的大山那边才是实实在在的桃花

源。因为大山深处的隔绝性和封闭性才使得处

于弱势的群体特别是弱势妇女获得了安全感。

李宽定所描绘的黔北大山深处体现了中国传统

文化中隐逸群体的精神追求，在黔北大山深处颇

有那种老子所谓的“老死不相往来”“鸡犬之声相

闻”的自然闲适状态。那里没有阶级斗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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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队，没有“四类分子”，没有打击“投机倒

把”，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自然意象在

李宽定小说中频繁出现。如在《野渡》中，那飞云

山深处，野羊河上的荒郊野渡就是又一个乱世中

的乌托邦。成分不好的何九娘和女儿夭夭在备

战备荒时被发配到这荒无人烟的荒郊野渡。在

这个渡口，她们遇到了善良的摆渡人哑巴蛮牛。

尽管在野渡上的破庙中过着自耕自食的与世隔

绝生活，但无疑少了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冲击。在

这个人迹罕至、自给自足的野渡，不仅具有乌托

邦所具有的封闭性和自足性，而且还真正展现出

了人性的美。野渡往来人少，且都是匆匆过客，

除了捎来日常生活品和外面的信息，并不足以对

九娘、夭夭和蛮牛的生活造成冲击。在形形色色

的过渡人中，蛮牛表现出大自然所赋予的善良天

性。蛮牛照顾落魄发配来的何九娘、夭夭母女，

鄙视粗暴的押送者，对受苦人给予照顾和帮助。

他疾恶如仇，对风雪天押解男男女女进山的县革

委会辛主任拽住不放，让他必须交摆渡钱。他对

粗暴押解戴个牌子的小媳妇的两个持枪民兵不

假颜色，拒不摆渡，因为他们不让她给孩子喂奶。

直到小媳妇奶过孩子后才摆渡。他的善良和善

恶分明得到了夭夭的夸赞，说: “蛮牛，你是个好

人”。［5］( P49)

在李宽定的作品中其生态女性主义更多地

处于二元对立之中，如山野与城市的对立，强权

与弱势的对立，以及男人与女人的对立。在这些

对立中，不仅有对抗，也不乏妥协。比如，尽管野

渡给何九娘和夭夭带来世外桃源般的快乐，但作

为从城市遣散来的女孩儿，夭夭还是更向往城市

生活。当人们问她“住在城里好，还是住在乡下

好”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住在城里好”。对于

人们说“这里好，住在这里好看船”，夭夭不以为

然:“船有什么好看的，我不爱看船。我喜欢到学

校去读书。”［5］( P45) 后来，为了回城，夭夭嫁给了大

她 11 岁的顶山城里屠户的残疾儿子。为了改变

自己的命运，一直以来与命运不懈抗争的白素也

不得不自卖自身，为了摆脱令狐书记的设计而匆

忙嫁给一直垂涎自己的官宦子弟文海，条件就是

将自己办到城市里，并找个工作。夭夭离开了爱

着自己的摆渡人蛮牛，白素舍弃了深爱自己的小

老更林中路。作者没有指责她们，而是将这种悲

剧性的结局归之于现实对人的挤压。这种妥协

也客观地揭示出现实对自然的挤压，是工业文明

对自然乡野的侵凌。

二、静默倔强:李宽定生态女性主义的女性

特质

在这种乡土文学的建构中，李宽定无疑将女

性的特质也打上了自然的烙印。在他的作品中，

女性形象大体可分为两类: 静默与倔强。这两类

女性的性格特征无疑也是自然生态的写照。

黔北大山的静默孕育了黔北女儿的忍耐和

顺从。在李宽定作品中，不乏逆来顺受的女性形

象。如《良家妇女》中的婆婆易五娘少女时期就

被许给小丈夫，但年轻守寡、孤苦伶仃的她饱受

族人欺凌。可她听凭命运安排，重复着自己的过

去，也为 8 岁儿子娶了大媳妇余杏仙。她天性善

良，对这个小不了自己多少的儿媳妇杏仙关怀爱

护，不以婆婆身份压制和虐待她。在《庄家女儿》

中，农家女孩儿庄家秀也是极尽贤良淑德，但由

于自己家境不好，且是“农二”，嫁到城里富裕的

任家后，屡受婆婆任幺娘和小姑任正英的挤兑和

欺负，最后连丈夫任正昆都下重手打她，但她都

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在遭遇一次严重家暴后，

庄家秀回了娘家。几年后，任正昆认识到自己的

过错，希望和家秀复合，但不幸溺水身亡，任幺娘

老来无靠，庄家秀不计前嫌，和父亲商量接婆婆

任幺娘来家过年。庄家秀处于城乡二元对立中，

并因此而屡受歧视和打压，但她能忍气吞声，以

德报怨，这体现的正是广大中国女性善良勤劳的

本质，也是大自然的博大胸怀对女性的陶冶。

当然，在静默中，女性也不乏反抗。《庄家女

儿》中的庄家秀就曾无法忍受城里人对农村人的

歧视和侮辱，在极端家暴中奋起抗争，毅然决然

地回返娘家。《良家妇女》中的大媳妇余杏仙也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追求爱情而大胆地冲破落后

观念和乡村习俗的束缚，勇敢地与旧的婚姻决

裂，奔向新生活。当然，余杏仙也是非常善良的

淳朴女性。她之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固然有畏

于人言的一面，更多的是她舍不得与小丈夫易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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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之间的姐弟情，也舍不得待她如亲人的婆婆易

五娘。但最后，为了爱情，她还是大胆地与旧的

观念抗争。易家山的清晨，三嫂在沟坎马路上等

着要泼她。这充分反映了陈旧的观念还很顽固，

像三嫂这样的劳动者还没有觉悟。要彻底清除

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显然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

程。面对三嫂的挑战，杏仙怎么办呢? 她不听

“走小路”的劝告，而是“顺着沟坎去了……”杏仙

这最后的行动，更加生动地体现出她温柔中不乏

刚毅和执拗的性格，表现出她是满怀信心地迎接

新的生活，充满希望地走向未来的［6］。《小家碧

玉》中的白素最终以“自卖自身”的方式嫁给文海

换取离开回龙镇，从某种程度来说既是一种妥

协，也是一种别样的反抗。在李宽定作品中，最

具反抗性格的女性要数《山里妹子》的山月儿。

作品中，李 宽 定 一 再 描 述 山 月 儿 与 生 俱 来 的

“犟”。《山里妹子》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山月儿

被整得好惨哇!”“有人说，这要怨她自己，说事情

都是她自己那犟脾气‘犟’出来的。比如，庞二娘

就这样说她:‘这要怨哪个? 怨她自己。自己的成

份不好，还不忍气，这不挨整才日鬼!’”［1］( P102)。文

中还有多次提到山月儿倔强和刚强的性格。如

说她在九岁时敢在豺狗嘴里抢回被叼走的羊，敢

一个人在老虎出没的地方夜里上山看苞谷。山

月儿是山里土生土长的妹子，亲近自然，率性无

拘，庞二娘总是说山月儿像“儿子”。最关键的是

山月儿正直，爱打抱不平，这就酿成了她身上的

悲剧。山月儿的父亲是入赘到大山坪的，因而备

受孤立。大山坪都是庞姓和何姓两个家族的人，

山月儿父女作为外来户加之定的成分不好，自然

总是受到挤压。山月儿对这种歧视和挤压进行

了抗争。在这种孤立环境中，对她好的人她自然

加倍报答，她对庞学英说的愿意为她去死就是发

自内心的报恩之言。在那种阶级斗争为纲的时

代，山月儿天不怕地不怕，说话直筒筒的性格和

“四类分子”的出身使她备受苦楚。“早先，山月

儿仿佛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不知道什么叫忧虑。

渐渐的，她知道了。尽管看起来她和过去一样，

该说的就说，该笑的笑，脾气仍然是那么‘犟’。”

山月儿改不了犟脾气的理由是: “一样是人，我为

什么就要受气?”［1］( P119) 山月儿这些黔北女子的

倔强来自于黔北大山精神的赐予。大山不仅是

静默的，更是倔强的，是不畏风雨的。正是大山

这种倔强坚挺的精神感染了黔北女子。山月儿

如此，李宽定笔下其他女子也是如此。比如那怯

懦和倔强合一的白素，从小就被培养成不随风摇

摆，不随波逐流的品性。小时候，白素喜欢看天

上的云彩，她娘就告诉她: “一阵东，一阵西，一会

这样，一会那样，没有好德性。云不好，你莫学

云。”“哦……我不看，云不好，我不学云。”［1］( P205)

正是不像云彩那样忽东忽西，白素才养成了独立

坚强的性格，这也使得她一个柔弱孤女在不怀好

意的男权社会中得以艰难生存。

按照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与自然在某种

程度是高度合一的，女性体现了自然的特征，在

很多方面也受到自然的熏陶。李宽定作品中的

女性的性格和命运也大都是自然陶铸范型的结

果。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忍受屈辱、默默承

受的女性不正是大自然包容一切、厚德载物的写

照吗? 大自然以博大胸襟承受着人类对自然的

攫夺，特别是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的破

坏更为加剧。大自然的宽容和接纳正体现了女

性隐忍和承受的表征。另外，那些不屈不挠、奋

起反抗男权社会和特权阶级对自己压迫的女性

不也正是大自然对人类破坏自然行为的一种报

复和反制吗?

三、回归自然:李宽定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

追求

生态女性主义是针对男权主义和人类中心

主义而产生的新理论，其强调女性的视角和女性

的地位，以及在人与自然关系、男人与女人关系

上的平等价值追求，特别重视女性在协调人与自

然、保护自然生态方面的作用。李宽定在黔北

“女儿家”系列中，注意将对人性的省察放在时代

大背景下，通过对黔北大山或者小村镇的几个女

子命运的解读，来投射那个时代的缩影，弥合人

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城市与山乡之间的二元对

立，而弥合的最终路径是回归自然，回归人类质

朴的本性。

在李宽定的笔下，自然是唯美而淳朴、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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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恬淡的，一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李宽定的作

品中很少展现大自然的狂暴和冷酷，而是更多地

展现大自然的静美。“山林里，静静的，湿湿的，

有一股树脂的香味儿。山月儿喜欢闻这种树脂

的香味儿。”在《小家碧玉》中，主人公白素家住在

回龙镇的后街，“挨河，门口是一个不大的坝子。

坝子坎边的短墙上，牵了好多打破碗碗儿花，白

的紫的都有，逗得那些蜂子蝴蝶满坝子乱飞”。

而每当小时候的白素用扫帚追打小蝴蝶的时候，

他的母亲白幺娘都喊她: “素素，你莫要打，那是

梁山伯和祝英台”［1］( P204 － 205)。这种小镇女儿家的

日常生活不仅散发着山野的自然芬芳，还加入了

梁祝等人文情怀，是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统一。

在李宽定的笔下，大自然是美的，即便是猛

虎野兽，也显得比冷酷的现实社会更有灵性和正

义感。如在《山里妹子》中当大山坪出现老虎，虽

然打乱了人们的生活，但也吓得利用权势纠缠庞

学英的何先荣不敢出门，用山月儿对庞学英的话

说:“这大猫儿倒帮了你的忙”［1］( P152)。后来，山

月儿还想出装扮成老虎来吓何先荣的办法。在

山月儿眼里，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倒是现实社

会中大搞阶级斗争的人反而比野兽更可怕，也更

可憎。这样的观点，在《小家碧玉》中也有表现。

白素作为一个孤苦无助的弱女子，经常要遭到冉

三那样的地痞无赖的纠缠骚扰和文海那样心怀

不轨之人的算计，而其每每遇到危机时，总会得

到冷玉欣的出手相救。在白素眼里，“大个子，大

脸，大眼睛，大嘴巴，鼻子尤其大”的冷玉欣就像

一个“大狮子”［1］( P246)。白素在心底里一直把冷

玉欣称作“大狮子”，并始终心存感激。因为现实

社会在孤女白素的周围设满了“套路”，而冷玉欣

虽外表鲁莽粗壮，但却心肠善良，不畏强暴，这些

特征倒真真有几分像山林之王的狮子。在李宽

定的笔下，甚至出现了人与大自然合一、人与动

物合一的意象。不仅在《山里妹子》中山月儿曾

扮作老虎，在《山妖》中，作者也把山妹果树枝比

作“山妖”。认为: “‘山妖’不是妖，是大山的女

儿，一点儿也不可怕。小的时候，我就很想看到

那个美丽而神秘的‘山妖’。”［5］( P10)

客观地讲，回归自然、回归山野、回归乡村是

李宽定女性文学作品的精神意趣。大自然孕育

了黔北女儿，是山野乡村养育了黔北女儿，黔北

女儿的理想归宿也是乡村乃至大山。在现代文

明的冲击下，一些乡村小镇已不再是完全自然和

生态的，而且城市生活的诱惑是那么强烈，乡野

女孩儿是那么向往城市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

《庄家女儿》中的庄家秀要从农村嫁给有城市户

口的任正昆，《野渡》中的夭夭宁可嫁给一个大自

己 11 岁的屠户残疾儿子也要从荒郊野渡搬到城

里去，《小家碧玉》中的白素为了摆脱镇里令狐书

记的套路而主动跳到文海的陷阱以换得城市户

口和城市工作。但我们不难发现，李宽定对女性

这种从乡村到城市的自我救赎道路是不认同的。

这从凡是走这种道路的女子都是作出极大的自

我牺牲并难言幸福这点就可明显判断出来。特

别是庄家秀后来被婆家欺侮打骂而归返乡下娘

家后，反而得到身心轻松，找回自我。在《山妖》

和《山里妹子》中，作者塑造了两个完全淳朴自

然，并终生与自然相伴的女性形象。在《山妖》

中，“山妖”纯朴善良，清新自然，透着健康和活

力，这些都是隐居深山的大自然的钟灵神秀所赋

予的。27 年前，作者“我”和工作队上山时，就深

深被“山妖”的自然气息所吸引。这户山里人家

当时没有入社，过着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般的生

活。虽然在极“左”路线期间被迫搬下山“入社”，

“山妖”也被迫嫁人生子，但仍心恋大山，心系自

然。当改革开放联产承包后，丧偶的她提出承包

她过去生活的山上土地，便又带着儿女搬回山里

去了。27 年后，作者“我”再次上飞云山故地重

游时发现，“山妖”已经被生活磨成了山里妇女，

但她的女儿又出落成新一代的“山妖”。这种从

大山中的纯自然到乡村、再归返自然山林的历

程，表现了作者的审美意趣和自然观念。同样，

在《山里妹子》中，作者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与

自然的和谐画卷。作为山里妹子，山月儿在自然

与现代之间从来都是态度鲜明地热爱自然。她

不喜欢城镇，甚至于连回龙镇都觉得太过热闹，

到处都是人。她喜欢山，喜欢山林，喜欢大山坪。

她喜欢一个人偷偷儿地跑到烽岩上去，眺望比大

山坪还要原生态的大山，当在大山坪受到现实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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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和欺凌时，山月儿就更向往大山中的自然和纯

净，希望逃避到那一匹匹大山里。这也就是为什

么山月儿每逢不开心时就一个人一次次登上险

峻的垭口眺望云蒸霞蔚的远山的原因。后来，山

月儿因扮大猫吓人而被劳改，期间父亲山大成为

山月儿顶罪而自杀。当山月儿被放回来后，她毅

然决然地与大山里的猎户盘山岩入山，并不再回

大山坪，彻底告别城镇和山乡，纯纯地做了山里

妹子，过起了完全自然生态、返璞归真的生活。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批判的”生态哲学，其

批判的彻底性就在于其坚持“非二元论”。即不

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的二元对

立，也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男性与女性等任

何形式的二元对立［7］。应该说，李宽定作为现代

作家，虽也极力弥合山乡与城市的二元对立，人

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

但其选择的突破路径却是偏重自然的，是以回归

自然为其理想意象和文学审美取向的。在作者

看来，“山民的生活，又很像山野里的树，各自被

钉在自己的那一块小小的土地上，悄悄儿地生出

来，悄 悄 儿 地 长 大 了，然 后 呢，又 悄 悄 地 枯 死

去”［1］( P99)。但这里说的“山民”还是大山坪那样

的乡村和小镇中的乡民，还不是完全的纯自然的

山民。李宽定笔下的女性往往更向往纯粹自然

的生活。应该说，真善美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

价值取向。在李宽定的女性文学作品中，那散发

着自然清新气息、怀着纯朴善良心境的山乡女性

是集真善美于一身的。也就是说，真善美是李宽

定女性文学与生态女性主义的交集点和价值一

致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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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ghter of the Mountain: Study of Eco—feminism in Li Kuanding’s Early Literary Works
SANG Donghui

( Harb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arbin 150010，China)

Abstract: In the female series of literary works created in the 1980s，Li Kuanding bestows a simple eco—fem-
inist ethical implication． He regards the mountains of Northern Guizhou as the natural image of his eco—femi-
nism，integ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into the investig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rural customs in northern Guizhou． And when shaping the images of women，that silent and
stubborn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ountains are internalized as traits of women，such as hard － working，silent
suffering，daring resistance，unwilling to surrender to bullying． In dealing with people and nature，city and
rural，male and female，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issues，the author shows women return to na-
ture and the natural tendency of seclusion．
Key words: Li Kuanding; feminism; ecologic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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